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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建从不按剧本走
■明前茶

■朱耀照

画手表

劝人看病
■朱辉

心灵的魔法院落

■葛鑫

■吕云祥

瘦西湖上的桥

■余毛毛

遍地斑鸠

奇葩招聘奇葩招聘 王琪王琪 画画

漫游于夏日之时，徜徉于湖桥之
畔，纵情于山水之间，驰神于扬州之
地，我情思绵绵，心绪悠悠。虽是闷热
夏日，但愉悦之情，不逊“烟花三月下
扬州”。

扬州之美，想来都集中在那个诗
情画意的瘦西湖里了。瘦西湖位于江
苏扬州市西北，原名炮山河，亦名保障
河、保障湖，又名长春湖，为唐罗城、宋
大城的护城河，亦是蜀冈山水流向运
河的泄洪渠道。沿河两岸，经历代造
园家的擘划经营，逐步形成精美独特
的湖上园林。尤其是清康熙、乾隆相
继数下江南巡游，扬州官员与盐商为
助皇帝游兴，不惜动用重金沿湖筑园，
并多次疏浚湖道，环湖打造二十四景，
盛极一时。那春风十里、姿容百媚、秋
波千顷、迷人万分的风光景象，可与杭
州西湖抗衡颉颃。清朝钱塘诗人汪沆
因作《瘦西湖》云：“垂杨不断接残芜，
雁齿红桥俨画图。也是销金一锅子，
故应唤作瘦西湖。”湖因狭长清修，被
称为“瘦”。我想，如果把杭州西湖比
作丰腴妩媚的少妇；那么，扬州瘦西湖
就是清秀婀娜的少女了。站在湖畔，
望着蜿蜒曲折的湖岸、狭窄修长的湖
面、林木葱郁的远山、建筑精美的园林
……心底油然而生一个“美”字。假如
泛舟湖上，人随舟游，舟向景移，景随
水映，那更是怎一个“美”字了得！

那么，瘦西湖最美最好的是什么
呢？不用说，那就是湖上的桥了。瘦

西湖上横亘的桥，形状名称各不相同，
似虹似亭各有千秋，站在桥上看到的
湖景之美，与湖畔看到的大不相同。
正如清朝诗人费轩在《扬州梦香词》中
所说：“扬州好，第一是虹桥。杨柳绿
齐三尺雨，樱桃红破一声箫。处处是
兰桡。”虹桥建于明代崇祯年间，原为
木质结构，桥栏饰以红漆，故始称“红
桥”。清初王士祯在扬州做推官时作
诗云：“红桥飞跨水当中，一字栏杆九
曲红。日午画船桥下过，衣香人影太
匆匆。”清乾隆初年改建为单跨拱形石
桥，桥身高隆，似彩虹卧湖，从此改称
虹桥。我站在虹桥上，向南望去，但见
依依杨柳枝拂粼粼波光，莫非瘦西湖
的旧景“柳湖春泛”就在此处；朝北而
视，荷叶田田，荷花亭亭，哦，那一定是

“荷浦薰风”之景了；面东、面西而望
呢，看那花木扶疏多姿、庭院错落有致
的景象，仿佛那时“红桥修禊”“冶春诗
社”的活动依稀还有痕迹。山容水意，
赏心悦目，人文意蕴，美不胜收，虹桥

“第一”，当之无愧。
不过，其他桥也是十分令人神往

的。“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
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
箫？”唐朝诗人杜牧诗中瘦西湖上的

“二十四桥”，令多少文人雅士心醉神
往！如北宋欧阳修做扬州知州时说：

“都将二十四桥月，换得西湖十顷秋。”
南宋姜夔《扬州慢》云：“二十四桥仍
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

年年知为谁生？”导游说，二十四桥的
含义并非是二十四座桥，而是一座桥，
名唤“二十四”。这与《扬州画舫录》里
说的一致：“二十四桥即吴家砖桥，一
名红药桥，在熙春台后。”相传，当年隋
炀帝带了二十四个美女在桥上吹箫作
乐，听得桥还没有名字，便说“那就叫
二十四桥吧”。原来，二十四桥，谐音
及意蕴“二十四娇”啊！“请看，前面那
座桥便是二十四桥。”随着导游的指
点，我步入二十四桥。在桥上边走边
想，杜牧是一个“老扬州”，在“十年一
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期间，虽
然对扬州的那个“娉娉袅袅十三余，豆
蔻梢头二月初”的女孩倍加赞美，说什
么“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
如”。但我觉得，他更赞美的可能还是

“二十四娇”，故作那首“玉人何处教吹
箫”的诗，想那二十四个玉人，韵味百
媚、姿态千娇、风情万种，曾经在我脚
下的桥上吹箫，想象一下，真是美丽得
无法用语言形容哟！

而据宋朝科学家沈括考证，二十
四桥，意谓湖上最有名的确有二十四
座桥，他出任扬州司理参军时，在《梦
溪补笔谈》里将这二十四座桥，一一考
订出名字。我国桥梁专家茅以升经考
证，也认为二十四桥并非指的是一座
桥。几种说法虽都有道理，然“二十四
娇”说，更为浪漫，更富诗意。

其实，要细数起来，瘦西湖上的桥
也远远不止 24座。一般的桥如叶公

桥、凤凰桥、问月桥、大东门桥、小东门
桥、天宁门桥、响水桥、便益门桥、高
桥、迎熏桥、二道沟桥、天星桥、龙头关
二桥等等，不查资料是不会知道的。
人们耳熟能详的即是“四桥烟雨”中的
四桥而已。四桥，即是虹桥、五亭桥、
长春桥、春波桥。四桥之中，与虹桥齐
名的为五亭桥。我既把瘦西湖比作一
个婀娜多姿的少女，那么五亭桥就是
少女身上的华美腰带了。清人黄惺庵
赞道：“扬州好，高跨五亭桥。面面清
波涵月影，头头空洞过云桡。夜听玉
人箫。”五亭桥静卧湖上已有200多年
了，它造型秀美，黄瓦朱柱，白色栏杆，
是仿北京北海的五龙亭和十七孔桥而
建的。我跨上此桥，但见“上建五亭、
下列四翼，桥洞正侧凡十有五”的建筑
风格既有南方之秀，也有北方之雄。
无论春夜，还是秋晚，在这桥上，想来
都可感受到“面面清波涵月影，头头空
洞过云桡。夜听玉人箫”的绝妙意
境。怎奈此时是白天，不能亲身感受，
稍稍成为憾事。

游完五亭桥，要告别瘦西湖了，这
时远处传来悠扬的歌声：“牵着你的
手，相别在黄鹤楼，波涛万里长江水，
送你下扬州……二十四桥明月夜，牵
挂在扬州。”但我此时牵挂的是瘦西
湖，竟不忍离去。瘦西湖是天生丽质
的湖，瘦西湖的水是多情浪漫的水，而
瘦西湖的桥更是诗情画意的桥！

读汪曾祺的《伊犁闻鸠》，我真是大吃
一惊。他先是说到在伊犁听到斑鸠叫声，
勾起了他童年时在家乡闻见斑鸠的记忆。
他的老家江苏高邮那是人人都知道的，他
说：“我小时常常在将雨或将晴的天气里，
谛听着鸣鸠，心里又快乐又忧愁，凄凄凉凉
的，凄凉得那么甜美。我的童年的鸠声
啊。”他还说他的家乡有很多斑鸠。汪曾祺
的人生阅历是丰富的，他后来到过许多地
方，但他说：“昆明似乎应该有斑鸠，然而我
没有听鸠的印象。上海没有斑鸠。我在北
京住了多年，没有听到过斑鸠叫。张家口
没有斑鸠。”最后他非常感慨地说：“我在伊
犁，在祖国的西北边疆，听见斑鸠叫了。”他
还将伊犁的斑鸠鸣声与他童年时听到的家
乡斑鸠鸣声做了一番对比，说：“伊犁的鸠
声似乎比我的故乡要低沉一些，苍老一
些。”最后，他又用权威的口吻说：“有鸠声
处，必多雨，且多大树，鸣鸠多藏于大树
间。”

再读陈忠实的《家有斑鸠》，说的是他
到家乡老屋小住，回老家的第一天早晨就
听到了斑鸠的叫声，他说：“这是一个始料
不及的美妙的早晨。”这也勾起了他对童年
的回忆：“我有记事能力的时候就认识并记
住了斑鸠，斑鸠在我的滋水家乡的鸟类中，
是最最不显眼近乎丑陋的一种鸟。灰褐色
的羽毛，没有长喙和高足，没有动人的叫
声。”然后他感叹：“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
代初，我没有看见过一只斑鸠。”

两个人提供了一个共同的信息：在几
十年间，世界上忽然没有或少了斑鸠。查
《中国鸟类图鉴》，中国的鸠类鸟共有 21
种，根据他们提到的鸟儿的叫声，汪曾祺描
述的是“鹁鸪鸪——鸪”，陈忠实描述的是

“咕咕——咕咕——”，我一一鉴别，认为汪
曾祺提到的是珠颈斑鸠，陈忠实提到的是
山斑鸠，二者非常相似。而它们的分布范
围和习性，《中国鸟类图鉴》这样描述珠颈
斑鸠：“国内广布于华北及其以南，包括海
南及台湾，为常见的留鸟，活动于各种生
境，特别是人类聚居地附近的农田、林地、
城镇及乡村等。轻柔的三声或四声一度的
‘咕咕咕、咕——’声，最后一声明显拖长。”
这样描述山斑鸠：“分布于亚洲中部、南部
和东部。国内几见于全国，为常见留鸟。
主要生境为林地及农田。鸣声一般为四度
一声的‘咕咕、咕——咕——’声，前两声较
为紧凑，后两声略为拖长。”那么现在斑鸠
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根据我自己的生活

经验，近几年我因公和因私到过成都、长
沙、南京、杭州、西安，我都听到过斑鸠的叫
声，而且它们都是所在城市最明显、最强烈
的鸟鸣；我均住在市区，如果这样繁华的大
都市的闹市都能听到，何况城郊乡村呢？
日常生活中，我天天骑车上班要经过一条
约五公里长的河边公园路，在路上，惊起最
多的鸟儿是斑鸠。而且斑鸠也常到我家
来，我家住长江边一幢大楼的顶层，我有一
方 28 平方米的露台，是斑鸠来的落脚之
地，它也是我观察最多的鸟儿之一。而且
在我家周边方圆几十公里的地方，无论湖
边，江边，河边，村庄，田野，草地，树林，小
区，单位……可以说到处都能看到斑鸠，绝
对不是汪曾祺说的那样“有鸠声处，必多
雨，且多大树，鸣鸠多藏于大树间”。

有资料消息说，斑鸠目前的数量已超
过麻雀的数量，根据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
这个消息很可靠，因为我遇到的斑鸠确实
比麻雀多，这跟斑鸠的繁殖力强有关，它一
年能孵化两到三次，比绝大多数鸟儿要强；
一年四季，就是在冬天，也能听到它们激情
澎湃的求偶声。那么为什么在几十年间斑
鸠就莫名消失了呢？汪曾祺和陈忠实为什
么就看不到听不到了呢？汪曾祺没有说，
陈忠实说是“倾向于某种农药或化肥的种
类性绝杀。这种普通的毫不起眼的鸟儿的
绝踪，没有引起任何村人的注意。我以为
在家院的周围也看不到斑鸠了”。除陈忠
实说的这个原因外，另外还有对鸟儿的滥
捕滥杀，以前我家乡安庆有道野味菜，就是
腌斑鸠烧腌白菜，我年轻时就吃过，肉不
多，只是骨头嚼起来非常香，那时候打鸟是
没什么人管的。秦牧在 1982年发表的文
章《南国鸟节》里提到：“我知道，现在能够
偶尔听到鸟类的歌声，是因为保护鸟类的
活动正在进展的缘故。一九八〇年，中国
鸟类学会在大连宣布成立。去年，广东又
把每年的三月二十日定为‘鸟节’。”也就是
说中国人爱护鸟类的意识和科学认识在上
世纪80年代才起步。

不得不说这些年对鸟类的认识是更为
科学、更为理性了，法律的保护也更为绵密
和有力了，人们的观念也大大进步了。我
是这几年才爱上鸟儿的，现在认识的鸟儿
可能有上百种了。我非常欣慰于自己生活
在一个鸟类众多的时代，不必在多大树的
地方，不必在多雨的地方，只要你留心，就
能随处可见斑鸠。我用不着像汪曾祺和陈
忠实那样伤感了。

那时，在小山村，手表可是稀罕
物。除了在电影里，似乎很少见过。
但村人对它很是不屑：这东西怎能看
出准确时间？了解掌握一天的时间，
有太阳就够了，有广播就够了，用手表
看出时间又有何用？

这等奢侈物，是专门给钱无处花
的人制造的！他们在得出结论的同
时，给手表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手腕
上的大疮疤。

在我七岁那年，将上大学的表哥
来我家做客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
睛，像新月那样弯；嘴巴里露出的几颗
牙齿，像雪一样白。

我对他并不怕。没多久，就能爬
上他的膝盖玩耍了。

在村人看来，他是个不中用的
人。雪白的皮肤，纤细的腰，肩不能
挑，手不能提，纯属吸劳动人民血汗的
人。另外，他的上衣口袋上插一支钢
笔，亮锃锃的，简直是“臭老九”或“臭
知识分子”的样板。

但我爱表哥的一切：举止，说话。
而最感兴趣的，是他手腕上的一块手

表。它在表哥的手腕上，多么神奇：袖
子一挥，便是一道耀眼的闪光；侧耳一
听，便是“滴答”“滴答”匀称而清脆的
声音。

在表哥身边时，我会盯着他的手
表，想：如是能戴上它，多好！

可我不敢说出来。既怕表哥不
肯，更怕妈妈看见了，说我不懂事。

一天，几个小伙伴在玩。他们听
说表哥有块手表时，似乎有些羡慕嫉
妒恨，说：“手表有什么好？就是戴在
你的手腕上，你也不会看时间！”

晚上，像往常一样，表哥把我抱到
他的膝盖上。看着表哥满是爱抚的眼
睛，我忍不住将小伙伴说的话告诉了
他。

表哥二话没说，就将手表从手腕
上捋了下来，并把表盘凑在我的面前，
一一讲述起来：“表面周边是 12个数
字。中间是三根指针，从长到短，分别
是秒针、分针和时针。秒针一圈是一
分，分针一圈是一小时，时针转一圈是
12小时，一天是24小时……”

他说得很详细，并不时用眼睛看

着我，似乎在问我懂了没有。我呢，越
听越模糊，好奇的眼光渐渐黯淡了下
来。

见此，表哥就问：“想不想戴手
表？”

“想！”我整个身子一下子跳了起
来，差点将表哥拿在手上的手表撞飞。

表哥握住我的手，将手表套进我
的手腕。表带很宽，手表很是沉重，无
论我怎么转动手腕，表盘都转向地
面。最后，我只有举起手，让手表滑到
手肘处。

正当玩得开心时，烧饭的妈妈走
了过来，慌忙对我说：“快还给表哥。
如果摔坏了，把你卖掉也赔不起！”

“又没规矩了！”离开时，她嘴里嘀
咕了一声。

几天后，表哥要走了。他再一次
把我抱在膝盖上，说：“你喜欢戴手表
吗？”

“喜欢！”我很是小声，看了看边上
的母亲，心想：该不会是把手表送给我
吧！

“现在，你那么小，还不能戴手

表。”似乎看出了我的心事的表哥笑着
说，“我就给你画一只手表吧！”

“好！”如释重负，我回答得很干
脆。

他便取下插在口袋上的钢笔，在
我的手腕上细细地画了起来。每一
笔，每一划，落在我的手腕上，凉凉的，
痒痒的。

画好了，我便细细地看起来：表
盘，圆圆的，一端还有发条帽子；表面，
一周是数字和分割短线，中间，呈一定
角度的三根表针，长短粗细不一；表
带，绕手腕一圈，一节一节，密密的。

我扬起这画上去的手表，要跟表
哥的真表比较。表哥便笑着，也扬起
了手。

“咦，还真有几分神似！”我心里美
极了。

临走前，表哥把钢笔留下，说：“好
好读书！将来，手表会有的，一切会有
的！”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我看了看
手腕：太阳底下，那蓝色的手表，似乎
也在熠熠闪光。

我居住的小区有两条河，一
条从西往东流，一条由南往北
流，两条河在小区的东南角交
汇，然后汇成一条河向北流去。
小河边上是树林，树林边上是小
径，小径边上有一院落。

梁思成曾说过：“对于中国
人来说，有了一个自己的院落，
精神才算真正有了着落。”我每
天从院落外经过，每次都会驻足
片刻。

靠近院落的树林里种了几
棵枇杷树和桑树，显然是院落的
主人种的。院落围着精致的篱
笆墙，篱笆墙上盛开着藤本月
季、蔷薇和各种颜色的牵牛花。
院内一半是花园，一半是菜园。
不管哪个季节走进小院，花园里
都开满了鲜花：玲珑的绣球、雪
白馨香的栀子、各色芍药、缤纷
的三角梅……小菜园里则种了
些辣椒、豆角、丝瓜、番茄、黄瓜、
茄子等时令蔬菜。篱笆墙外还
有一些不起眼的紫茉莉，这花在
我的家乡常见，它们总会伴着袅
袅炊烟悄然绽放，也叫晚饭花，
单听名字就倍感亲切。

因为每天经过，久了，便和
主人熟识了。主人是一对 60多
岁的老夫妻：男的退休前是特
警，人长得高大魁梧，体格健硕，
和这精致的小院形成强烈的对
比。女主人则梳着一条麻花辫，
嘴角时常带着笑，看着温婉贤
淑，完全不像60多岁的女人。每
次看到她在院子里梳理长发，我
都会想起电影《芳华》里的女主
角。

院子里放着几把藤椅，藤椅
前的石桌上常年都摆着一个茶
壶和一些水果，靠近墙的一边还

养了一大缸鱼，火红的鱼欢快地
游来游去。他们夫妻俩有时坐
在那里闭目养神，有时侍弄花
草。他们还经常会剪一些花送
给路过的邻居，也会摘些桑叶给
养蚕的小朋友。那天，我和朋友
路过，他们还摘了些桑葚、黄瓜
什么的给我们尝鲜。相熟的邻
居也时常进到院子里，在藤椅上
随意坐下，拎起脚边的暖水壶，
沏一壶茶，聊聊天，有一搭没一
搭，光阴便会温暖许多。

记得汪曾祺曾在《人间草
木》里写道：“如果你来访我，我
不在，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
儿。”站在院落前，读到这句时，
我便感觉那些花草也有了温度，
看看院子里盛开的南瓜花和努
力攀援的南瓜藤，我便仿佛回到
了故乡。此时此刻，故乡的南瓜
花也开了吧？

故乡，其实就是那个普普通
通的院落。神奇的是，人一走
进，心就安了。那个院落就是儿
时的摇篮，累了，倦了，到院落里
坐一会儿，歇歇脚，抬头看看天
空飘过的云，听听麻雀“吱吱喳
喳”的叫声，摸摸那亲手栽下现
已枝繁叶茂的枣树……此时，所
有的疲累都会烟消云散，整个世
界也会变得云淡风轻起来。

院落是有魔法的吧，它轻轻
松松就能把偌大的故乡浓缩进
去。粗壮的南瓜藤，扯着嗓子鸣
叫的蟋蟀，洒在蔬菜上的阳光，
唱着幸福的喜鹊，裹着米酒香气
的炊烟……你也可以再种上一
溜葱，栽几棵蒜，再给西红柿和
黄瓜搭上架子……

“庭前花木满，院外小径
芳。”是时候回家乡看看了。

老刘是微信群里的话痨，每天发言量
总是排名第一。有一天，他突然静默了，过
了两天才冒头。一打听，原来那天他在家
突然晕倒，躺在客厅的地上，好几分钟才缓
过劲来。

根据他的体型以及每天睡 10多个小
时的生活习惯，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糖尿病
或高血压，也有可能两者兼而有之。老刘
却说不可能，前几年做过体检，一切正常。

“几年”对于身体状态而言，是个漫长
的时间概念，尤其老刘已经年过半百，一年
之内变化都可能很大。更何况高血压并不
能通过一次测量就发现，而一般的体检只
检查空腹血糖，据专家说中国人得糖尿病，
往往从餐后血糖超标开始。只有不到20%
的糖尿病人，是通过检查空腹血糖发现的。

我告诉老刘，当务之急是赶紧去买个
血压计，每天分时段检测高峰、低谷血压。
另外去医院做个生化检查，最起码查一下
葡萄糖、糖化血红蛋白和血脂四项。这几
项如果在社区医院查，只需 90多元。如今
医保可以报销门诊费用，自费部分不到 20
元。

一般人分享就医经验，不会细化到价
格，通常会建议检查项目越多越好，拍个心
电图、脑电图，肝肾功能都查一遍，当然更
好。然而生活中不少人经济状况不好，一
下子花上两三千去做检查，会让他们望而
却步，继而选择硬撑，听天由命。我曾经穷
过，对此感同身受，所以知道劝人要解除他

们的后顾之忧。
老刘是个自由职业者，收入比较低，对

于价格高度敏感。如果不告诉他具体价
格，他多半会想象得比实际高许多，然后找
个理由拖延下去。显然 20多元有点出乎
他的预料，所以第二天早上，他就去了社区
医院。下午报告出来了，除了本应偏高的

“高密度脂蛋白”不高，其余5项全部超标，
十有八九早已是糖尿病人。我给他推荐了
一款血压计，网购仅需 90多元，不知道他
是否依然嫌贵了，没有买。不过老刘去他
家附近一家药店，免费测了一次血压，超标
了不少。

“不应该啊，我们家并没有高血压、糖
尿病基因……”老刘有些不解。

我打听了一下，他母亲健在，父亲已经
去世多年，死因是心梗。我告诉老刘，心梗
是结果，起因很可能是基础疾病，比如长期
糖尿病、高血压。我们父母辈的人，往往一
辈子也没做过正儿八经的体检，根本不知
道自己身上有没有基础疾病。这就造成了
我们常常误以为没有任何家族遗传病，因
此没有未雨绸缪，加强预防。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如果我没
有很详细地分享看病经历，老刘很有可能
一直撑着，直到有一天突发重病酿成悲
剧。对于不少人，价格是非常重要的就医
信息，给他们规划一条心理上可以接受的
就医路径，对于他们不耽误病情极为重要。

周五，上班族都像秋游前的小学生一
样心思浮漾，精力涣散，沉不下心来干活
儿。此时，懂得基层员工心理的领导，就不
会向下属硬性索要工作业绩，队伍不好带，
也要带，他们会把这一天安排成团建日。

只不过，现在跑马拉松的人多了，热爱
去健身房的人多了，所以像前几年的那种
真人CS，在铁丝网下匍匐前进、爬软网、过
铁索桥，用装填了石灰水的喷枪，将某人的
迷彩服喷得像梅花鹿，这种在野外跑得一
头汗的团建已不太流行了，如今的团建是
静悄悄的，比如，大家包一个房间来玩剧本
杀。纸盒子里取出来的剧本，就像招标会
文案一样，整整齐齐。一伙烧脑侠坐下来，
你来我往拼凑了半天线索，才发现众人的
剧本居然不是一个故事，原来老板还多加
了两千块钱，让编剧量身定制了另一个剧
本混入其间。此时所有人的心态都有点
崩：大佬，这两千块钱拿出来给大家打打牙
祭不好吗？“不好。”老板回应。“连剧本杀都

玩不过别人的人，还想评选优秀员工吗？”
这招果然狠，大家只好苦苦思索，抬头纹比
手持毛线针的马普尔小姐还多。

也有更具烟火气的团建，老板发愿要
以 50块钱攒出一桌农家饭来，这动议有点
像以前在社交媒体上流行的“别针换别
墅”。只不过如今偏远乡村都开了农家乐，
50块钱可能管一个人的饭都不够。老板可
不管大家的内心剧本究竟怎样跌宕起伏，
他给大家一刻钟，让大家在朋友圈里发与
手机暂别的告示，然后把所有人的手机收
进一个防尘袋里。这样，你还想花钱作
弊？团建终于接上地气，为了以仅有的 50
块钱换到一桌子菜蔬和土鸡蛋，有人替乡
村破旧的围墙绘上了歌颂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壁画，有人替老乡爬树摘橘子，有人开始
帮老乡赶稻花鱼。水田中吞食稻花与害虫
长大的鱼，背鳍是橙黄色的，它们奋力甩动
尾巴，泥点子溅了人一脸，而在泥水里挣扎
的人们，反而像在脱口秀现场一样哈哈大

笑。最后，团建伙伴一定能借到农家的大
柴灶，煮出雪白的鱼汤，烙上金黄的饼子，
连蒜头爆炒山芋藤都那么好吃。

吃饱了，喝足了，一定要把表现机会让
给领导。我有一位换了 5份工作的朋友，
见识过领导在团建上的各种青春表现，包
括跳新疆舞，只动脖子就让舞姿千娇百媚，
弹奏尤克里里高唱《让我们荡起双桨》，以
及打鼓后将张楚的歌词唱得那么慷慨悲
怆，大家才知道他上大学时做了四年乐队
鼓手。反正这个阶段，鼓动 50岁的男人来
展现无所不能的魅力，比让 25岁的小伙子
展示他的冲浪技巧，更具慈悲心。

夏末，满月夜的团建，尤其能引发对人
生的无限感慨。在收完山芋的野地里，所
有城市的喧嚣似乎消失了，月亮让乡村篱
笆上的爬藤植物都长出了毛茸茸的光晕，
让人莫名想起莫泊桑的小说《月光》，在小
说中，马里尼昂长老跟踪他谈恋爱的外甥
女，准备以老古板的口气训斥她“私会情

郎，不像个好人家的闺女”，结果，他一走出
去，就迷醉在月光造就的幻境里，他目睹

“小花园整个沉浸在温柔的光芒里，排列成
行的果树把刚换上绿装的细枝的阴影投落
在小径上；爬在屋墙上的大忍冬藤，吐着甜
津津的气息，使得温暖清明的夜里好像有
一个芳香馥郁的灵魂在飘荡着”。谁没有
过这样猝不及防的心动时刻呢？所有为竞
争、为拉拢客户绷着的心，那一瞬间都融化
在溶溶的月光下。

当然，21世纪的黎明还是与19世纪不
同了，第二天，团建队伍要告别时，房东老
乡会羞怯地问：“既然你们是扛着摄像机来
的，有没有赞助商提供的牛奶留给我们？”
小伙伴们终于有点发懵，这才发现他们误
入的这片桃花源曾拍过综艺节目，而节目
的赞助商无偿提供给村民最好的有机奶。
村民都会背诵每 100g牛奶含蛋白质 3.8g
的广告，朗朗上口。你倏然发现，团建，最
终并不按剧本出牌。


